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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愁予：這次主題是「嚮往自然」。「自然」在漢語裡不止一個意義。在最

早的文獻裡，它是至高無上的名詞。《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人生活在這土地上，這土地本來就是自然，但地還是要

法天。地是用來種莊稼的，有飛禽走獸、植物等，都要遵循「地」提供給

我們生存的條件。「地法天」，因為地上有水，水會升到天上去，成為雲，

降為雨。「天法道」，「道」就是造物的層次，就像西方的造物者一樣的，「

道」是不可言喻的，就是一個道理，它本身就是宇宙，所以「道」是最高

的層次。但「道」還要「法自然」，這個「自然」比「道」還要高；應該這樣

說，我們能看得見的是空間，而「自然」就是時間，時間可以比空間大。

這是我們漢語文法裡的一個規則，我們說一句話的順序，是先說最大

的，先說時間，例如：「今天，我們在城市大學某某樓討論文學」，時間總

是在最前面。時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時間，這是最高無上的了。我們在

夜間可以看到很多星體在天上，這都是空間，但有的星體經過若干若干

日期：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下午2:30�–�4: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中國文化中心視廳教室

嘉賓：焦桐教授、廖偉棠、鄭愁予教授

主持：張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紀錄：蔡嘉蓮、郭紹洋

年後，又變成黑暗，然後墮落到黑洞裡面；空間可以消滅，而時間甚

麼時候都存在，我認為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自然」。

詩人心境中有一個自然。這個自然可以是山水大地，但又不止是這

些。詩人想到的，是對生命有深刻意義的，就是時間。詩人總是想在

他們的作品中表現時間。我們沒有辦法說時間是甚麼，我們只能用東

風西風、花開花謝、月圓月缺、雪落雪溶這些現象來表現時間，同時

與我們的感情合而為一，這是詩人的方法。

「嚮往自然」，如果從這個方向來看，就是重視時間。我們的華夏文

明，是由水的文明開始，但在思維上是從日開始的。「智慧」的「智」

字，上面是「知」，下面是「日」；「時間」的「時」，左邊是「日」，右邊

是「寺」，寺在古代是主管時間的官所。所以只要有「日」就有人文思

維。詩人不知不覺中就在水和火中表現出來，這不是理論，是從實際

作品中累積下來的。

焦桐：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多是詩人，不像現在。詩人採蓮時會寫詩、

看到雨打在芭蕉葉上要寫詩、聽到杜鵑夜啼要寫詩、遇到紅粉知己

要借詩傳達情意、英雄見面惺惺相惜時也要借酒賦詩、甚至名落孫山

考試不順利也要寫詩來抒發情懷。風氣所至，全國都在寫詩，甚至被

關到監獄去也要題壁詩。所以詩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取代了

宗教。宗教對常人來說只是遮蓋了生老病死的傷痛，可是詩為中國帶

來了一種活力，一種要素。

我覺得詩人跟其他的各行各業不太一樣，各行各業都很容易成長，如

散文家、小說家、哲學家、歷史家、生物學家，但沒有人叫詩家，詩家

顯得庸俗不堪。詩人只是一個人，所以通常詩人一生貧窮的時候比較

多。可是我總覺得要一個詩人安貧樂道有一點不近人情；為甚麼其他

人可以不安貧樂道，獨詩人要安貧樂道？「詩窮而後工」，越窮就越工，

我一直對這句話不太滿意。龔自珍有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

春泥更護花」，這是很深情的句子，我覺得一個詩人應該要深情，而不

是濫情，要通過詩來表達他的理想、情感。我們看到所有好的詩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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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都是他們的深情，像李白那種雄偉浪漫的精神、杜甫那種對家

國無微不至的關愛。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開始寫詩，在宿舍裡我看到很多人很喜歡在房間裡用

書法寫字，寫些甚麼齋，甚麼庵，我就在牆壁上用毛筆寫上兩個大字：「不

安」。我覺得詩人很適合不安，因為不安會讓一個詩人持續去作詩，譬如

說你對愛人說了一句謊話，你心裡會有一點點不安；計劃沒有達成，你會

有一點點不安；少年時代的抱負已經忘了，你會有一點點不安。如果你不

去捕捉每天那種飄忽的不安，你就會越來越安，每一天都很安。

我希望每天都面對一些稍縱即逝的不安，做一個很認真的詩人。要很認

真很認真的去寫，不要像隨地吐痰一樣，亂寫一通，至少要對自己負責。

這種認真的態度就像「偶開天眼窺紅塵，可憐身世眼中人」。好的詩人能看

得比較遠，比如說登高望遠。登高望遠誰都會，可是你登高看到浮雲蔽

日，偶爾那片雲打開好像老天打開了眼睛一樣，「偶開天眼窺紅塵」，可是

詩人能夠達到一個比較神秘的想像世界，「可憐身世眼中人」，看到的是滾

滾紅塵中的那一份茫茫，卻又不知茫甚麼。

曾經有一次我在台北開車，開著開著的時候碰到一個特大號的紅燈，車

子都堵在那邊，這時候喇叭聲不斷的響起，喇叭聲警告喇叭聲，喇叭聲

纏著喇叭聲，然後我看到右前方的慢車道有一個人搖下車窗，我一看，

那不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嗎？當想叫他的時候，綠燈亮了，他右轉我必

須直走。我跟我一個相識十幾二十年的朋友在台北的街頭相遇，可是來

不及打招呼，便擦肩而過，後來我覺得心情有一點無法排解，就像有很

多事，不經不覺跟我擦肩而過，可能是我少年時代的一種抱負、可能是

某一段愛情，也跟我擦肩而過了。擦肩而過就不能有詩，如果我們懂得去

珍重，那麼詩就比較容易從這裡產生。

張隆溪：講得很好，現在請廖偉棠先生。

廖偉棠：焦桐先生講得非常好，很深情。我先說個題外話，我也有過這種

不被親人相認的經歷。我弟弟也是在城市大學讀書的，他剛剛在城大讀

書就已經有同學問他是否我親人，因他的名字跟我只差一個字。但他一

直堅持說不是，直到大三時，他同學看到有一個攝影師叫廖偉棠，就問

他那個攝影師是不是他哥哥，他就說是。裡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他喜

歡攝影多於文學，另一個我猜是因為再問下去就會問他哥哥怎麼寫詩，

或者哥哥怎麼拍照，平常的生活怎麼樣？可能他覺得描述一個攝影師的

生活比描述一個詩人的生活容易得多。因為詩人的生活對於大眾來說是

很虛幻的，他不知道怎麼魂行千里之外，然後去哪裡撿來隻言片語，補

結成詩；攝影師好像比較實在，這張照片是從哪裡來的，當時的光線如

何，你要表達的主題怎樣。但好的詩人採取的是一種務虛的態度，不是

說不關注這個世界，而是詩人有時候會覺得，有些事情比現實正在發生

的貌似新聞的事更重要。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他有自己衡量的標準。

今天早上在開幕座談會談到「自然」這個話題，有點意猶未盡。我們說，

寫作的題材，像大自然一樣，是在身旁每個角落都可以抓來的。「著手為

春」，就是說你下手了，出來了就是春天，《二十四詩品》這句話就是說，

自然本身好像萬物生機般蘊藏在每個角落，同時它也指向寫作。所謂妙

筆生花，好像你的筆下就能迸出很多很精采的瞬間出來；但從更深一層

意思講，就像剛才鄭愁予先生說的，寫作跟自然同樣有一種更新的能力，

春天是每年都會重複發生的，大自然通過春天來重新更新一遍，而詩

歌，或者說廣義的文學，也包含了這種魔力在裡面。我們每寫下一首詩，

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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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慮到的是，對語言的藝術使用，我作出了一些甚麼？為甚麼杜甫

寫詩每一句話都要力求新鮮？為甚麼都能夠令人震耳欲聾？因為寫作，

尤其是詩歌寫作，是對民族語言的一種補充，一種養份的補充。

很多東西我們忘記了它的來源，詩歌寫作對語言有一種溯源的作用。我

跟你說的都是老生常談，甚至都是廢話，但為甚麼一個詩人把這句廢話

寫到詩裡面卻有一種新鮮的感覺？就是讓語言回到它源頭去。我們用的

每一個詞，它最初的意思往往是它最新鮮的意思，但這個意思慢慢被我

們遺忘了。為甚麼我們寫詩經常會用一些很怪的，比較難明的句子？但是

這些句子一般都是比較堪咀嚼的，你去咀嚼它，才慢慢地嚼出它原本的

味道來；而這個原本的味道才是讓人歷久常新的，不是後來大家像加調

味料加味精加很多東西上去的味道。

另外自然裡面還有一個意象非常漂亮，叫做「空谷幽人」，在那個空空的

山谷裡面，一個幽人，可能是滿懷幽恨的人，也可能是一個不問世事的

人。「空谷幽人，過雨採萍」，雨水過去以後，他在溪水上面撿起一株萍花，

很自然而然，偶然而然的，因為這個幽人他行走在空谷中，他並沒有預

料到有這麼一場雨水的到來，也沒有預料到這雨水帶來的一朵萍花漂過

來，但是這一切就這樣發生了。這裡面強調的是文學當中的兩種力量，一

種是自覺的，一種是自然的。這自然的力量其實在中國的文學理論體系

裡面比較少人強調的，所以司空徒這個強調是非常特別的，他更接近道

家的那一套。他認為任何詩人作家的自我意識的強盛，對於作品的駕馭

都是不需要的，他認為有一種神秘主義在裡面：語言、文學本身有一種力

量，它自己在天然的生發，這種生發像溪水在雨水裡面漲湧，花隨溪水漂

來這麼自然，反而做出任何多餘的舉動都會破壞掉它這種自然的寶貴特

質。

最初驅動你去寫詩的東西是甚麼？不是稿費，不是文學獎，也不是文壇

地位甚麼的，肯定是有一種東西，令你好像今天晚上不把它寫出來心裡

就過不去，這就是你從事文學的「初心」。作為一個詩人，你要比別的作

家、小說家更需要面對你真誠的那一面，去把它坦露出來，這是第一步。

當然，技巧也很重要，美國詩人龐德說過：「技巧是真誠的考驗。」為甚

麼？因為你越真誠，你越想把你真誠的心傳達給別人，你就越需要豐富

的表達技巧，人家才會選擇接受你這顆心，否則就像孔子說的「言而無

文，行之不遠」。就是說，如果你想把最真心的東西掏出來給人看，但你

沒有一個好的文思，沒有一個好的技巧的話，你不會流傳很遠，因為人

家為甚麼要流傳你呢？雖然你掏出了心給人看，但你掏得並不比別人更

漂亮。這就是自然為甚麼還要通過技巧把你的初心表達得更好，把它保

護得更好，把它變成一顆種子，最後生發出更多的東西來。

主持：三位詩人都講了對詩的看法，這讓我想起很多有趣的問題。詩人在

古代好像地位比較高。焦桐剛才講到很不喜歡「詩窮而後工」這句話，但

這句話是歐陽修給他的好朋友梅聖俞寫的，「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就是我聽說大家都認為詩人都是倒霉的多，發達的少，他說「非詩之能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不是因為詩使人倒霉，而是人倒霉以後詩才寫得好。

不過這句話的意思倒不一定是說詩一定要倒霉才寫得好，而是說從西方

詩歌的意境來講，大概有悲劇色彩的東西，是比較能夠打動人的，所以

這種詩寫出來大家就比較喜歡。

古代詩人的地位大概比較高一點，在漢代的時候就有采詩之官，而中國

古代也沒有專門的詩人，只要是讀過書的人都會寫詩，而且在古代科舉

廖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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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一門就是要考詩，你不能寫詩就不能做官，中不了狀元，就像現

在你根本拿不到degree，所以必須得寫詩，也所以詩不是一個特別的東

西。

其實詩有時候是非常敏感，剛才焦桐跟廖偉棠先生也說過詩人有一種敏

感，能捕捉一些非常細微的東西。我最近去爬山，去看看春天，這讓我

想起古代很多詩人都寫惜春。我覺得寫得非常細致的是辛棄疾的《摸魚

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慇勤，畫簷蛛網，盡日

惹飛絮。」這就是詩人特別細致的感情，你看他說大家都對春天走了無所

謂，大家都沒有辦法去惋惜它，只有蜘蛛網在惋惜，飛絮本來是柳絮掉

下，很自然的事，他卻說蜘蛛網是故意惹它過來的，為的是要把春天留

住。你看這樣的觀察這樣的寫法，不就是只有詩人才有的本領？一般看

到蜘蛛網就很討厭，但是他覺得蜘蛛網要把春天留住，非常有詩意。像

這種詩意的敏感觀察，我們一輩子都記得，就是因為你讀了一遍就會有

印象，不會忘記。

在香港，生活太急了，太急於去賺錢，去做些實際的事情，沒有那種閒暇

的心情去欣賞東西。你想，香港人會想像蜘蛛網留住春天嗎？我看不太

可能。但是你看古代詩人，也不是說他們的生活就比較簡樸，也不一定

的。以前打仗的人，千軍萬馬當中可以殺敵歸來，辛棄疾便不是一般的詩

人，他是一個打仗的將軍，可是他卻能有這樣的氣魄情懷，對春天有細致

感覺。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新詩，不一樣的東西，你們三位都是新詩的名

家，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討論可以集中在新詩，現在我把時間交給在座的

各位，有甚麼問題想向他們請教的話，現在可以發問。

觀眾甲：請問焦桐先生，剛才你說過作一個詩人就要認真的做人，而且寫

詩的時候就要深情而不濫情，想請問不濫情應該怎麼去做呢？這是我們

寫詩時常遇到的大問題。

焦桐：我想我能夠提供的大概是反面教材，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寫的詩

不夠多，不夠好，感到自卑。是這樣的，我覺得我還算是一個認真的人，

可是我工作很慢。我舉一個例子，就是電動玩具。我一向都不喜歡玩電

動玩具，因為我知道我做甚麼事都很容易沉迷，我只要沉迷就會全情投

入，像我後來搞飲食。我的人生充滿了各種錯誤跟偶然，約十幾年前，

我的同事們在我的座位後面玩電玩，那是一種打坦克的遊戲，某個周末

我說可不可以給我玩一下。但我玩第一關就死掉了，他們最高是打到三

十三關。我就說，我已經玩出了興趣了，借我回家玩一下，我禮拜一帶回

來。慘了，禮拜六跟禮拜天我兩個晚上沒睡覺，我一直在打電動玩具，而

且有三頓飯沒有時間吃，我打那個電動玩具打到運動傷害很嚴重，兩根

拇指都腫起來，我破到一百零七關。所以我把那個玩具還回去的時候，

他們問我還要不要玩棒球，我就說不要了，我這輩子不要再玩電動玩

具，因為我怕我自己對人類社會沒有貢獻。

我想有些力量一直在驅使我，我想如果用這些力量去仔細閱讀，或者認

真的書寫，可能會比較有成績。我一直很喜歡認真的人，認真讀書，認真

的遊戲，認真的做事，認真的談戀愛，甚至我認為人墮落都應該墮落得

很真，不用造假。因為必須有真，背後才有一個詩的心靈，詩的心靈是驅

動你不斷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動力。

觀眾乙：請問各位詩人，你們最喜歡的詩人是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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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最喜歡的詩人和你認為最厲害的人或者最崇拜的詩人，往往不

是同一人。比如我最崇拜的、經常學習的一個詩人，是杜甫。因為他的技

巧、做人方式、他面對世界採取的態度、他怎樣作為一個詩人去面對歷

史、政治、現實，這些都是值得學習的。但說到我最喜歡的詩人，往往是

有點怪的，而且不是很有名的詩人，比如我最喜歡的是現代詩人廢名。廢

名是周作人先生的弟子，當年是寫小說著名的，被魯迅先生駡過，他寫的

小說也很怪，他寫的詩也是很任性的詩。他有時候一天寫十七首詩，他

有過這樣的紀錄，也有好幾年不寫一首詩。我喜歡這樣的一種詩人，他

不考慮文學史，他也不考慮評論家，他寫詩只是為他自己而寫，把他一些

玄秘的想法寫成詩。你把這些詩放到現代主義思潮裡面，或者放在當時

中國白話詩的發展裡面，你會發現他是旁枝斜出的，跟整個發展都好像

不太一樣。他是一個冥想性的詩人，周作人非常欣賞他，廢名所有書他都

一定要給他寫序，你可以想像周作人多麼欣賞這個人。但廢名在當代文學

研究裡也是近幾年才開始受重視。我特別喜歡這個人，我覺得他非常的

真，而且他很相信自己的才華。在廢名的詩裡，你是學不到東西的，他的

詩沒有技巧可循，但你就是被他吸引。詩這東西，是不可言說的，你明明

白白地感受到這是一首詩，可你無法明明白白地說出來這詩好在哪裡。

鄭愁予：我跟廖偉棠說的想法感覺幾乎都相同，只是我比他早二十年有

這種感覺。廢名對台灣詩的影響非常之大，特別影響商禽，我也受他的

影響。他跟卞之琳是好朋友，他的不多的幾首詩實在是讓人嘆為觀止，

是怎樣寫出來？

我很重視詩人是不是具有性靈。性是他的天性，好像生下來他就是有這

個天性寫詩的；靈，是一個詩人和其他的人之間的一種連結，特別詩人

對詩人，在唐代，幾乎百分之七十的詩是詩人寫給詩人的，我們可以看出

詩人的性靈。有性靈的詩作會感動我，不是讀完有甚麼樂趣，好玩，但它

會深深的感動我，特別是對其他人的連結和關懷，對上天的溝通。怎麼

去跟上天溝通？我們看屈原的作品就知道了。也有些作品，許多人覺得寫

詩者有問題，像曹操，但我非常喜歡他的《短歌行》，因為這首詩把《詩

經》最感動的兩句放進去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這表達他的一種儒

家思想，想為天下做事情的性靈。後來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其實代

表他要像周公一樣為國家服務。

主持：我覺得詩這種東西，跟實用的東西離得最遠，最沒有實用性，但寫

詩有一種快感。我想讀詩也有快感。假如你有這種文學的性情，你讀到

一首好詩，你會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是沒有別的東西可

以替代的。換句話說，詩這種東西，是屬於生活質量方面的，一個人可以

生活在實際上，可你如果一輩子沒有文學藝術這感受，也許你有錢，你

過得很好吃得很好，可你一輩子的生活是沒質量的。可是，這話也只有生

活有質量的人才聽得懂。

鄭愁予


